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造型独特、数量
众多的青铜器，暗藏了什么信息？三星
堆遗址发现的8个埋藏坑，形成于什么年
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又该如何
保护……

11月16日，由四川省文物局主办，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
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遗址
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在四川
广汉举行。现场，共计20个科研机构、大
学院校和科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
古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技手段
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交流了各自的工作与研究经验。

多团队协作
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丰富

会议伊始，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的许丹阳和赵凡，分别对三星堆遗
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
进行了概括介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助理馆员、三星堆四号祭祀坑的发掘
负责人许丹阳分享了三星堆祭祀区考古
发掘工作成果，为与会嘉宾及观众介绍
了最新挖掘出土的象牙雕、青铜器、金
器、玉器等文物，展现了三星堆的瑰丽、
奇特与丰富。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副
主任、副研究馆员赵凡则从考古保护体系
的建设、文物保护与监测工作、取得的阶
段性成果等角度，说到了三星堆遗址祭祀
区现场保护与文物保护工作成果。“针对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的理念建设，我们
推陈出新了五个板块，包括课题预设、考
古与保护同步、信息实时传播与展示、应
急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同步开展，以及
多学科、多团队协同作业的操作模式。”

同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红汇报分
享了关于三星堆遗址年代学研究的阶段
性成果。她表示，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研
究结果和碳十四测年所能达到的精度，
初步可以判断三星堆发现的几个埋藏坑
形成年代处于商代晚期，形成时间大致
相当。

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温睿
就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进行了汇报分享。“从残留物
反映的祭牲类型看，猪和牛被选作祭牲
可能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祭

牲选用反映出其祭祀体系和中原祭祀体
系的紧密联系，可以看作是中原祭祀体
系的一部分。”

多学科研究
专家直击“世界难题”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各种繁复精美
的文物中，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青铜
器可谓独树一帜。研讨会上，北京科技
大学教授陈坤龙介绍了三星堆遗址祭祀
坑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阶段性成果。“泥
芯分析显示，三星堆青铜器面具/人像、
神树、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
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
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陈坤龙说，

这种差异性推测与产地不同相关。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副主

任、研究馆员丁忠明分享了三星堆遗址
出土青铜文物铸造工艺分析阶段性研究
成果。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
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王运生，
谈到了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石器及青铜器
产地来源研究成果。结果表明，三星堆大
玉料与彭州蛇纹石的相关性较高。在此
基础上对彭州铜矿进行调查取样与地球
化学测试分析研究其与三星堆青铜器的
关联性，通过微量元素示踪法表明，彭州
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出土饱水糟朽象牙的长久稳定保
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荆州文物保护
中心副主任陈华表示，各项研究表明祭
祀坑出土象牙强度低、保存状况差，亟需
进行化学加固保护。而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副院长陈家昌则分享了三星堆遗
址出土糟朽象牙脱水加固阶段性研究成
果，他表示，“迄今为止，采用该项新成果
已处理不同糟朽状态的象牙标本6根，
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整
保护‘零的突破’，为考古出土饱水糟朽
骨角质文物的保护修复与活化利用贡献
了‘中国方案’。”

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则分享了三星
堆遗址祭祀区实验室考古的研究成果。
他介绍，为了解祭祀坑形成过程、人类行
为、器物功能等问题，开展了K6木箱焚
烧实验、玉器模拟焚烧实验以及铜铃复
制实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刘可欣 荀超吴德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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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多领域
三星堆遗址考古研究成果“上新”

成果发布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荀超）11 月
16日，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聘任仪
式在四川广汉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教授孙华被聘为三星堆研究院
学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原
站长雷雨担任学术副院长，四川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
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冉宏林担任学术执
行院长。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
四川省文物局党组书记王毅向孙华颁
发聘书。王毅表示，这次聘任仪式是三
星堆研究院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对
于推动研究院的学术工作具有重大意
义。他希望在孙华院长的带领下，三星
堆研究院能再接再厉，构建三星堆学术
研究体系，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
阐释工作，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历
史演进脉络和文化特质。

11月16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多
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上，北京大学
教授吴小红汇报分享了关于三星堆遗址
年代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三星堆埋藏坑的年代，早在一、
二号坑发现之后，就有学者进行过系统
研究。在1999年出版的四川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编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告
中，根据其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对一号、
二号埋藏坑的年代给出了明确的判断，
认为一号坑的年代不早于殷墟一期，不
晚于殷墟二期，应在殷墟一期之末与殷
墟二期之间；二号坑器物埋藏的年代应
在殷墟二期至三、四期之间，不早于殷墟

二期偏晚阶段，不晚于殷墟三、四期。这
一研究结果与当时零星测量的碳十四年
代数据相吻合。

在2020年对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
埋藏坑进行发掘后，北京大学加速器质
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参与到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展开的考古多学科研
究中，开展了三星堆埋藏坑系统的碳十
四年代研究工作，在发掘过程中，从六个
埋藏坑中共采集了200多个可供测年的
样品。

吴小红介绍，本次测年的样本主要
是K3、K4、K6、K8四个埋藏坑的植物碳
屑，K5和K7的样品保存状况不好，到目

前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数据，且测年结果
应为埋藏行为发生的年代，而非埋藏坑
器物形成的年代。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研究结果和
碳十四测年所能达到的精度，初步可
以判断三星堆所发现的几个埋藏坑
形成年代处于商代晚期，形成时间大
致相当。

吴小红还在发言中透露，根据最近
发现的重要遗迹现象，包括作坊遗迹的
出现等，希望能够借助更新的考古发掘
成果，为整个三星堆遗址年代的确定提
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11月16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多
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上，中国丝绸
博物馆研究馆员周旸分享了“三星堆遗
址出土丝织物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
研究成果”，首次深入揭示了三星堆出
土的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并在
确认了纤维材质为桑蚕丝的基础上，对
丝织物的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进行了
详细研究。

周旸介绍，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丝
织品中，平纹织物最为普遍。这种织物
通过经纬线一上一下的编织形成，一般
被称为“绢”。尽管它们的织造方式相
似，但研究发现在经纬密度和纱线粗细
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了一些样品呈现

相对稀疏，而另一些则更为紧密。
她还透露，研究团队在样品中发

现了一片附着在二号坑铜眼泡上的
丝织物，属于平纹地的暗花织物，被称
为“绮”，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但由
于残留物有限，只能推测其经纬密度，
经密约 110 根/cm，纬密约 95根/cm。
此外，研究团队还观察到了斜编织物
的存在，这是一种两组经线交叉编织
的原始方法，在许多新石器时期的遗
址中都有发现。

就织造工艺而言，周旸提出了三种
可能的织造方式，即原始腰机的织造方
式、双轴织机或踏板织机的织造方式、提
花织机的织造方式。“通过对玉刀的研

究，我们推测可能存在原始腰机，这是一
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机架的原始织机，具
备基本的开口、引纬、打纬三种操作功
能；考虑到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存在踏板
织机，我们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具
有综框、经轴和卷轴的织机。最后，提花
织机的织造方式也可能存在，因为绮属
于一种提花织物，商代青铜器上的回纹
绮和云雷纹绮可能是由专门的提花方法
生产的。”

在周旸看来，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
仅为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文
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认识古代
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
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聚焦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

王毅为孙华（左）颁发聘书。荀超 摄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介绍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阶段性成果。

初步判断三星堆埋藏坑形成年代为商代晚期

三星堆出土的丝织物，织造方式或有三种

孙华任三星堆研究院
学术院长


